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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弥渡县人民政府县长杨灿荣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弥渡彝族是弥渡这片

红土地上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千百年来，弥渡彝族人民与其他

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缔结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

大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颂歌。历史上，不管中原地区

是统一，还是分裂，弥渡地区的彝族始终心向祖国。特别是近代

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独

立与尊严，弥渡彝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党领导的武

装革命斗争中，弥渡彝族儿女踊跃参加，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前赴

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放后，在党的领

导下，彝族人民充分享受到各种平等权利，与各民族一道，以前

所未有的激情，豪情万丈，信心满怀地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大潮

中，决心努力共谋发展，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幸福生活。为建设

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

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怀着赤子之心、报国

之志，踊跃参加，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烙印深深，轨迹辉

煌。今天，弥渡彝族人民正和各兄弟民族一道，唱着民族团结的

颂歌，阔步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

弥渡彝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弥渡彝语属汉藏语系藏

缅语族彝语支西部方言。弥渡彝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歌唱传统，男

女老少皆喜歌唱，能歌善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各种仪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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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赋诗歌唱。他们善于用诗歌和音乐表情达意，以自己创造的

诗歌艺术作为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他们的

民族历史以及生活经验也无不用自己的诗歌来保留和传播。诗人

何其芳曾称赞彝族民歌“很有特别的色彩，就象在辽远的寂寥

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音乐”。彝族民歌是弥渡民歌中

散发着浓郁芳香和具有民族特点的一个亮点，一朵奇葩，是弥渡

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瑰宝。

为如实记述弥渡彝族的历史沿革，发展演变史实，特别是客

观真实地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

放，当家作主的弥渡彝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及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经县人民

政府研究决定，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辑出版《弥渡彝族简

史》。《弥渡彝族简史》在省州民族工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通

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弥

渡彝族简史》的出版发行，是全县民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可

喜可贺。

《弥渡彝族简史》采用客观写实的手法，以翔实的史料，简

洁的文字，具体的实例，生动地再现了弥渡彝族的发展演变史。

是一部难得的地方民族史书。它的出版发行，对于全县人民牢记

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加快全县经济社

会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希

望全县人民，特别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本史书，

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

绩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

践中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全县人民早日奔小康献计出

力，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扎扎实实地工作，默默无闻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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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以《弥渡彝族简史>出版发行

为契机，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热潮，为把家

乡早日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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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汉代以前的弥渡土著先民

第一节弥渡境内远古文化遗址及特点

弥渡历史渊源流长，近年境内出土的龙潭山(龙王庙)旧

石器遗址，白云寺诸葛寨新石器遗址，青石湾、大官庄等石棺墓

以及战国铜鼓与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最迟在
5 000年以前，弥渡这片土地上就有早期人类生息繁衍。

在遥远的古代，弥渡境内有茂密的森林，浩瀚的湖泊，辽阔

的草原。地质勘测表明，在新生代第四系，有更新统湖积物、砂

层、褐煤层出露于弥渡盆地西部边缘台地，呈状带分布。全新统

洪积、冲积、湖积物覆盖于盆地之上有砾石、砂层、沙粘土、砂

砾石松散堆集，总厚度大于500米。近地面有贝壳、螺壳、鱼类

尸骸及草煤分布，部分剖面中有泥炭层。说明在形成弥渡盆地这

个断层经历过耐湿带草木或沼泽植被昌盛繁衍的时期。在弥渡县

境内的许多地区，都有煤层存在，由此证明，弥渡古代植被完

好。境内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四季长青的松树和落叶乔
木，森林中经常有成群结队的虎、豹等凶猛的野兽出没。在沼泽

地带，还能见到常来觅食的野象群。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弥渡土

著先民，常常受到猛兽的袭击和恶劣气候的折磨。为了生存，他

们以氏族成员为单位，过着原始群居生活，这就是弥渡土著先民 广
?

，。 ●

。 一 一 {



2 弥渡彝族简史

最初的生活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弥渡境内陆续发掘出大量的

新石器遗址。从此揭开了弥渡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

龙潭山(龙王庙)遗址1988年11月，弥渡县寅街武邑村

农民在弥城镇南9公里，西距毗雄河13．53米处的龙潭山(龙王

庙)山麓开山取石时，于五花土层中掘出数件石器，并伴有大

量陶片。经大理卅f博物馆多次实地调查核实，其面积约800平方

米。该遗址分布于龙潭山麓缓坡台地上，溪流穿台地而过，属一

台地型的古文化遗址。并处于山坡的背风、向阳面，与洱海区域

以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的地理环境相同。

该遗址所出的梯形石斧、半月形石刀、半月形刮削器及大量

陶片，均是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共出的典型器物。打制石

斧、半月形石刀及半月形刮削器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洱海区域新

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龙潭山(龙王庙)遗址属于典型

的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关于该遗址的年代，鉴于它出土了

大量的打制石器，且这批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大部分未经

二次加工，器形较小等特征，与西藏昌都干若遗址所出土的打制

石器颇为相似。在龙潭山出土48件石器中，磨制石器只有9件，

占石器总数的18％，数量少。此9件磨制石器，其磨制技术较

诸宾川白羊村等遗址所出土者有明显差距，显得原始。而与西藏

昌都干若遗址相当，距今4 000—5 000年，属洱海区域新石器文

化遗址的早期遗址。

营盘山新石器遗址位于弥渡寅街镇白云寺后营盘山(又

名诸葛寨山)与苴力镇交界的地方。坐西面东，背风向阳，山

西麓傍苴力镇青石湾村，距弥城约17公里。1985年4月的文物

复查中首次被发现。遗址范围很广，营盘山周围山坡均有新石器

时代遗物发现。遗址中心区域营盘山土壤呈黑、红、黄、橙、棕

诸色，山坡表层遍布陶器碎片。遗址中心区域南北长300余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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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营盘山顶大墓至下山包基坑东壁)287米，面积约86 400

平方米。
’

在遗址范围内采集石斧四把，其中有两把仅存上段，刃无。

一把为红砂石，一把为青石，另两把皆存下段，刃较完好。当中

一把刃口锋利，两者皆为青石，磨制细腻。采集石刀五段，均为

长矛石刀，其中一段为穿孔石锯，较为少见。现存残片半段，有

半瓣穿孔，长6厘米，宽3．2厘米，刃口锯齿型，其余石刀残片

除一段外，皆有刃槽，存残刃。

在遗址范围内还采集裂红砂石研磨器、纺轮、园饼石器

(疑为纺轮未成品)残件，狩猎器残件，直径在5至6．5厘米左

右，表面研磨光滑。青石质。此外夹砂橙黄、黑灰或褐陶残片收

集甚多，以夹砂橙黄陶为最。据残片中的底、壁、口、边形状。

可辨其型具有瓮、罐、盆、钵、碗、杯、豆、鼎足等生活器皿。

根据采集到的遗址器物和遗址遗迹看，营盘山新石器遗址是弥渡

境内发现的又一个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3 000—4 000

年以前。

青石湾青铜器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弥渡县在苴力青石

湾附近先后出土了两具古代铜鼓。据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鉴定是

战国遗物。这是云南洱海地区继1958年在剑川海门口发现铜器

之后，以及19“年在祥云大波那发现铜棺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

它为研究古代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提供了一份有

价值的实物资料。

1978年8月，弥渡苴力三岔路村社员罗绍才，在村后山坡

修建小水库，当他掘土至2米深处时，挖到一件铜器，上覆木

板，内贮黑水，以为是烹饪用具，当废铜交给供销社。弥渡县文

化馆得知后，立即取回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古代文物，状似

“西汉铜鼓”，颇有考古价值。

事隔一年，1979年8月16日，又在距三岔路村4公里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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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小钟山上发现了一具类似铜鼓，因年代久远，水土流失，鼓

面早已微露出土，过路的小孩李应昌等2人发现后即取出交给生

产队。1980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州文管所在弥渡

县文化馆的协助下，进行发掘，又在青石湾发现石棺古墓10座，

共出土青铜器37件。随葬物除陶器等物外，还有长20厘米的青

铜短剑一柄，青铜矛一个，青铜锄、削各一件，铸件与祥云大波

那的形状近似。

弥渡地区出土的青铜文化类型，出土的兵器及生产用具，与

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文物大体相同《这表明，弥渡地区在战国时

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与整个洱海地区

的历史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从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有青铜兵

器，说明当时已发生了局部的部落兼并融合的战争。

从弥渡境内出土的遗址和遗物看，当时的人们依傍天然溪流

而居，能建造一种半穴居房屋，并已懂得住宅周围的环境改造。

他们住在山坡上，以石斧、石刀和竹木工具经营原始农业，作为

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他们还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处

于原始生产状态。这些古老的先民，在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

技术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以自己的辛勤劳

动开发着弥渡这片古老而神奇美丽的土地。

综上所述，根据出土文物和“二次葬”石棺墓的特征，它

属于洱海流域近年来弥渡境内出土的远古文化遗址及特点说明，

远在距今5 000—6 000年左右，弥渡这片土地上，就有早期人类

生息、繁衍。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条件自觉不自觉地接

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就步入了青

铜器时代。尽管弥渡境内的彝族先民——土著居民是在历史进程

中，通过部落、氏族的不断兼并、融合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但不

可否认。远古时期生活在弥渡境内的土著人是后来形成弥渡彝族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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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勤劳、勇敢、聪慧的彝族先民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弥渡彝族是彝族

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弥渡彝族的发展史，必须放到整个彝族发

展史中去研究。因此，在研究弥渡彝族史之前，有必要将整个彝

族发展史的概要作一个简单交待。

勤劳、勇敢、聪慧的彝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

民族。1975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境内发现了距今

800万年前的拉玛古猿化石。拉玛古猿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

段，是“正在形成中的入”。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元谋县发现

了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化石，它是迄今为止所

知亚洲大陆最早的原始人类。1960年和1975年先后两次在丽江

漾弓木家桥同一地点，发现了已属于人类“智人”发展阶段的

“丽江人”化石。1965年、1970年和1972年先后三次在西畴县

城东南500米处的“仙人洞”中，挖掘、清理出已接近“现代

人”而尚处于“晚期智人”发展阶段的“西畴人”化石。1961

t年、1975年分别在路南县城附近及板桥街、呈贡东北1l公里处

龙潭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1980年初，又在

昆明市呈贡县南发现了属于“全新世”已进入了“现代人”发

展阶段的人类化石，被定名为“昆明人”。经专家鉴定，“昆明

人”至少已有了上万年的历史。从获得“昆明人”化石的同一

文化层内存在的其它考古遗迹进行分析，证明“昆明人”时代

已经进入了“新石器”发展阶段。此外，在洱海地区、金沙江

中流地区、滇池地区、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滇东北地区以及红河

流域等地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充分

证明了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而彝族也是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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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居住民族。在今天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

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

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

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碧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

“蜀山氏”相接触。《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在牧野

(今河南淇县)誓师时，蜀国就带领其亲属“龙”系统的部落参

加伐纣。与此同时，各地的彝族先民建立了一些比较著名的部落

联盟制国家古滇王国、吉莽国、夜郎国等。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今天西南各地彝族都普遍传说

洪水泛滥之后，笃慕繁衍了彝族。大家都认为笃慕是民族的六

祖。彝文典籍中大量记载了笃慕的活动。既然洪水泛滥之后的笃

慕——六祖也成为了全民族认同的历史事件，那么，无可否认，

这是古代部落分化或部落战争的折射和沉淀。而且，在彝文古籍

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

“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

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

“孟越”，其31代才是笃慕。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彝族各

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

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

领主制和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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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彝族族源及民族形成

弥渡彝族人口约22 355人，主要居住在牛街彝族乡和弥渡

西山的清水沟、金刚、石甲、高坪、多祜、瓦哲和苴力镇五台以

及德苴乡青云、太平一带；红岩镇靠山的理卫、吉祥、大营；新

街镇的西河、新胜等地，占弥渡县总人口的8．5％以上。弥渡彝

族分布地区高山大川纵列境内，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立体文化

的格局明显，彝区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历史的长河中，弥渡彝族

形成的各支系，走过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社会经济文化。

弥渡彝族源远流长，族源问题主要有北来说和土著说两种。

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土著

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

第一节弥渡彝族与古羌人的渊源

古羌人部落，远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北方陕、甘、青一

带，从事畜牧业，随水草而居。他们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支

系繁多，其活动范围，北至天山之麓，南抵金沙江岸。古羌人种

姓中的“越寅羌”、“旄牛羌”和“青羌”等部落，则分别在金

沙江东西两岸从事牧畜。由于人口发展，他们逐渐分化为“或

为旄牛种”，“或为白马种”，“或为参狼种”(《后汉书·西羌

传》)。各以旄牛、白马、参狼作为氐族图腾。

氐羌是我国西北高原上的一大族群，夏商以前，氐羌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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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有一支向东迁移，进入中原地区，成为姜姓部落，后融入华

夏族之中。而在西部者，则居于黄河之首以及徨水、赐支河三河

地区，在今天我国的西部地区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处在居

无常所、随水草而逐迁的游牧阶段和无部落首领，不相统一，依

强而附的社会形态中(《：后汉书·西羌传》)。

公元前五世纪，羌人的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部落联

盟首领叫无弋爰剑。自无弋爰剑后，羌人分为150多个部落。迁

移到我国西南地区的羌人则发展成为越羌、广汉羌、武都羌等。

西汉前期，在今岷江上游有“笮人”分布，《华阳国志：》记

载，“笮人”是“夷”的后裔。

汉代羌人进入西南地区后，与当地“夷”系各部落经过长

期的分化融合后，成为今天彝语支各兄弟民族。

战国秦汉时期的石棺葬，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颇广，而且文

化内涵基本相同。彝族先民原行土葬，后来改行火葬。而在

《六祖魂光辉》中则记载彝族古代的一个部落“尼家”是行石棺

之俗。汉代以后，彝族丧葬习俗突然发生改变而行火葬，是与羌

人的南迁及其同化分不开的。所以，秦汉时期，一方面是今天

川、滇、黔各彝族部落不断迁移，对流，进而整合成统称为

“夷”的族属；一方面又是与旄羌族的融合，形成了固定的文化

共同特征，如父子连名制，行火葬，党妻族、转房制等；再一方

面在迁移、对流的历史过程中，分化出去一些部落，发展成为其

他兄弟民族。考古学家证实，云南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中

上游及各支流沿岸，大多位于各支流沿岸的缓坡台地或附近山峦

上。1979年以来，弥渡县先后在苴力石灰窑、邑者棚，新街大

官庄、下马营，寅街大庄营等地发现大量石棺墓。据考古专家证

实，各地石棺墓都普遍实行检骨二次葬，即人死后草敛一段时间

以后，将死者骨骼迁人固定的墓穴中。有的在一个墓穴中有多架

骨骼，如在苴力发现的石棺葬，墓穴中的骨骼，最多者则达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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